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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赏析

本本栏栏目目投投稿稿邮邮箱箱：：

sdjbrmjl@163 .com

春节将至，在
您的脑海里，有哪
些关于过大年的美
好记忆？欢迎您围
绕“记忆中的年味”
为 主 题 向 我 们 投
稿。截稿日期：2月5
日 。投 稿 邮 箱 ：
sdjbrmjl@163 .com。

征稿启事

腊月·腊香

北方农村冬日的餐桌上，
白菜是最为普遍，也是最为不
可或缺的蔬菜。还记得小时
候，作为普通的农民家庭，我
们家餐桌上的蔬菜大多来自
自家的农田，白菜也不例外。

每到秋收过后，祖父总会
早早清出几块农田，用来种植
白菜。白菜生长周期短、产量
高、易于存储，便成了祖父和
大多数村民的首选。白菜的种
子播种后，经祖父的悉心打
理，繁荣生长着，不到秋末，便
可食用了。不过那时的白菜还
未成熟，叶片上还缀满细碎的
绒毛，绿油油的，犹如一个个
硕大的绿色花朵，煞是诱人可
爱。这时候的白菜，母亲在清
炒之前，总会用开水焯一下，
去掉涩味，这样炒出来的白
菜，嫩滑爽口，美味极了。因为
这时候的白菜比较娇小，所以
我叫它们小白菜。

等到了入冬的时候，万物
枯萎零落，白菜也到了收获的
时候了。冬天的菜价比较昂
贵，一向节俭的母亲便很少去
菜店购买蔬菜，白菜便成了餐
桌上的主菜，自家农田的白菜
不打药、不施肥，吃的时候只
要去掉外面一两层沾有泥土
的叶子，无需清洗，剩下的便

是最新鲜干净的白菜心了。
因为几乎每顿饭都离不

开白菜，母亲怕我们吃的厌烦
了，便想出了许多白菜的做
法，不爱吃的白菜帮子做成腌
白菜，配以酱油醋香油调制，
清脆可口；细嫩的白菜叶除了
清炒，还可以炖肉、炖豆腐、炖
粉条；早上不想喝小米粥和玉
米粥的时候，母亲便会将白菜
切碎，开水焯一下，炝上葱花
油，和进蒸好的小米饭中，做
成小米捞饭；中午或者晚上，
人少的时候，便会用白菜焖馒
头或者饼条，花样繁多、百吃
不厌。到了春节，也少不了白
菜的影子，单单看一下我们家
大年初一的餐桌吧：早上是白
菜炖的大锅菜，配上海带、豆
腐、粉条，浓郁可口、香味四
溢。中午和晚上则是白菜馅的
饺子，皮薄馅大、光滑精巧。北
方人一向爱吃饺子，到了冬
天，白菜饺子最为普遍，也最
合我的口味。

剩下的白菜，会储存在地
窖里，一直可以吃到来年春天，
等到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
时候，勤劳的祖父便会及时播
种上其他的蔬菜种子，白菜也
完成了它的使命，告别了陪伴
了我们整个冬季的餐桌，留下

记忆中满口的馥郁与清香。
白菜，是我记忆中食用最

多的蔬菜，也是直到如今我依
旧最为喜爱的蔬菜，我不会因
为它的种植普遍与价格低廉
而轻视它、鄙夷它，因为它也
曾享有很高的待遇，正如鲁迅
先生曾在《藤野先生》中的描
述———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
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
水果店头，尊为“胶菜”。在我
们看来稀松平常的白菜，原来
也是可以“价格连城”的。在南
方人的眼里，或许仅是因为它
的新鲜与稀少。而在我心底，
则是源于这十几年不变的热
爱。 据《牛城晚报》

冬日白菜
○ 身在俗世，却能远

离世俗；心在尘埃，却能不
被尘埃沾染。生活，能明媚
而洁净，交往，能高雅而有
质量。这样的情形，也只有
在知己的世界，才能安享。

○ 人生，缺少了自我
的经历和体验，难叫完美的
人生。你痛苦过，你幸福过，
你哭过，你笑过，你才能感
知到人生本真的魅力。

○ 当在困境或苦难中
的人们向我们伸出求援之手
的时候，我们不要忘掉人性
原本的光辉，而在这人性的
光辉中，宽容和肯定，就是对
寒冷而疲惫的心灵最温暖，
也是最有尊严的爱抚。

○ 感恩是草际间流
转的一抹青翠，是鹅卵石
间隙处荡漾的一汪澄澈，
是朝暾初出时林间氤氲的
清新，是生命底色中沉积
的真的流露，是血脉中流
淌的善的迸发，是灵魂中
贮藏的美的呈现。

○ 苦也好，难也罢，不
苛责自己，也不苛责生活，
在平和中，寻觅着底层生活
的自足与幸福，这才是活着
的大智慧啊。

据《广州日报》

从特写到长镜
查理卓别林道：“用特写镜头看生

活，生活是一个悲剧，但用长镜头看生
活，就是一部喜剧。”

这句话可视为励志，也可以看成唏嘘。
只能以我见解。把生活放大看，丝

毫毕现，遗憾自然无所遁形，把自己放
得太大，得失心也自然重若泰山，把快
乐放得太大，自然会担心快乐会短暂，
还怎么能快乐起来，而这正是快乐本身
的悲剧本质。

用长镜看生活，看到的不止于自
身，许多自以为是的烦恼，原来在人海
中轻若浮萍，宏观来看何止是喜剧，简
直是靠泪水倒映出来逗笑的趣剧。

如果特写代表一刻，则生活处处难
关，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只看朝夕，不是
嫌钱不够就是被爱得不够。一时失恋，
当然手持放大镜，把恋人的头发都看成
丝绸，可是往往丝路走下去，就变成长
镜，见闻广博下，一是觉得所有切肤的
痛不外如是，不然就是发现更吸引的新
大陆，或是真的到了敦煌，被壁画上的
佛性启悟，看破悲喜。

最吊诡的是，时间并不会放过任何
人，也可以放过任何人。多少提心吊胆的
脸孔，经不起久别重逢的考验，好看不好
看，荡气依样回肠的少，惊讶当年何故痴
情若此的多，一时的悲剧，回头看来遂成
为余生都嘲笑自己鼠目寸光的喜剧。

可是近视是年轻的事，老花得把任
何生活细节都得拉成远镜才看个清楚，
已是百年身。 林夕

三人行
三人行，如何行，见修养。
那边闹市区，三位安保人员前行，

排成一竖队，与行人擦肩而过，令人全
然不觉哪怕是有些许的阻扰；而这边
不宽的人行道上，三人横排徐徐而行，
有说有笑，全然不顾身后疾行的步履，
前面来人，也只好退让一边擦身而过。
三人为众，人多力量大，不招惹为好。

少时亦曾与小友们如此横排行
路，“横行”“霸道”。母亲见了，总是会
呵斥：还没学会走路啊？路都让你们给
走完了，别人还有路可走啊！长岁数
后，愈发感到了母亲的智慧。她没读过
书，但却懂得，公共资源不可独占，要
与人共享；行事处处顾及他人，这不就
是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

三人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自然，圣人之语，与
我说的真实的“三人行”不是一回事，
但就要求一个人的修养而言，又是一
样的。 据《新民晚报》

记忆中的年味

每年刚入腊月，总能闻到空
气中弥漫的腊香。

腊月最沁人心脾的，是腊八
粥的香味。腊八粥给我的记忆，
有一份眷眷如丝的亲情。母亲熬
粥的时候，先把不易煮烂的红
豆、绿豆、花生、莲子下锅，用大
火煨煮，待它们开花笑了，再加
入糯米、小米、栗子、青菜。粥沸
腾后改为小火，不急不躁耐心地
熬着，为防溢出，将锅盖敞开一
道缝。锅内咕嘟咕嘟的欢快歌
唱，让孩提时的我感到心里暖意
融融。刚出锅的腊八粥热气腾
腾、粒粒晶莹、香气四溢。更让我
体会到了熬腊八粥的幸福。

腊月最令人回味的，是腊梅
的香味。腊月的一个午后，我经

过离家不远的街角。一阵暗香漂
浮过来，看着墙角盛开的腊梅，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好似遇见多
年不见的故友，心境顿时清雅起
来。林逋在《山园小梅》中写到：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黄昏。”在这玉琢银装的日子里，
读着被誉为千古咏梅的绝唱诗
句，不会觉得辛劳与疲惫。懂得
欣赏是一种享受，何况是对美好
事物的追求！

腊月最勾人魂魄的，是腊肉
的香味。食腊是中国人的传统，
因为腊味的天性是抗寒抗湿的，
特别适合在阴冷的冬日里吃。所
以，各地都是一到过年，就必吃
腌腊食品。虽然做法多种多样，
但殊途同归，追求的都是一个热

气腾腾。这种神奇的食物，制作
的时间必须在冬天。在冷飕飕、
阴丝丝腊月，晾制成的腊味，品
质最高，口味最佳。当这些历经
了天寒地冻的腊肉、腊肠、腊鸭、
腊鱼被烹饪之后，却又变成了餐
桌上释放最多热量的一道暖菜，
这其中的反差引人深思。

进了腊月，年的气息便越来
越浓了。腊月里所有的日子都攒
着一股劲，心无旁骛，奔着年而
去。年固然吸引着我们，但最令
人回味悠长的，或许还是腊月里
那些迎候年的日子。这些日子，
让年的内涵更亲和、更丰满了。
所以，腊月的香味，就是亲人的
味道，家的味道。它总能触动游
子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给人力量
与抚慰，让他们无论走到哪里，
都对故乡魂牵梦萦。

张光茫

一位癌症晚期的朋友，
临死前想见一下三十年没
见的初恋情人。经多方寻
找，那一脸褶皱、肥胖臃肿
的老女人终于来到他身边。
老女人走后不久，朋友就死
了。死之前，他嘴里反复念
叨：“不该见，不该见呀！”有
的人，好久不见，不如不见；
因为，只适合思念，不适合
见面。 据《今晚报》

留住思念

语录


	20-PDF 版面

